
个人简历
孙锐，1939 年 2 月出生。1967 年任

河北日报社编辑、记者。1983 年调入
河北法制报社任总编辑，1988 年被评
为高级编辑。1991 年调入河北省高级
人民法院任办公室主任，1998 年被任
命为三级高级法官。1999 年退休，之
后从事律师工作至 2022 年 4 月。

1982 年，由河北省委政法
委牵头，河北省司法厅具体实
施，开始筹办《河北法制报》。

首 先 从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办
理了《报刊出版许可证》，并向
河北省委编办申请办理，确定
该报为事业单位（正处级）及
人 员 编 制 数 额 。 办 报 办 公 确
定占省委政法委办公用房。

1982 年 10 月，由时任省委
常委、副省长王东宁同志主持
召 开 会 议 ，会 议 明 确 办 报 方
向 、宗 旨 ，并 确 定 从 1984 年 1
月 1 日 起 ，正 式 出 版 为 周 刊 ，
省 邮 政 局 协 助 向 全 省 社 会 面
征订发行。

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
党 中 央 已 确 定 以 经 济 建 设 为
中心，同时作出了健全民主、
加 强 法 制 的 重 大 决 策 。 全 国
政法机构全面恢复，一系列重
要法律相继出台，特别是 1982
年 12 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通 过 了 反 映
现 代 民 主 和 法 治 精 神 的 现 行
宪法，确立了现代法治的基本
原则。

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正 是 在 这
样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应 运 而 生
的 。 面 对 当 时 大 部 分 群 众 和
一 些 党 员 干 部 法 律 意 识 和 法
律知识还相当贫乏的状况，这
张法制报刊，作为党和国家舆
论宣传载体、宣传阵地，为社
会稳定、长治久安，为国家经
济发展保驾护航，为推动全民
知法、懂法、遵法、守法做好宣
传教育、普及法律知识，重任
在肩，责无旁贷。

初创时期，确定 1983 年每
月出一期为试刊，免费赠送全
省 各 级 政 法 干 警 及 上 级 领 导
机关，广泛征询对办报的意见
和建议。当时报社不足 10 人，
大家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，干
劲十足，加班昼夜兼程呈现为
常态。

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也 给 予
了足够的重视，时任全国人大
常 委 会 委 员 长 彭 真 同 志 亲 笔
题写了《河北法制报》报头，中
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政法
委书记陈丕显，司法部部长邹
瑜也亲笔题词祝贺。

全国记协、司法部还建立
机制，每年一次举办全国法制
报 经 验 交 流 座 谈 会 。 首 届 就
是 委 托 河 北 省 记 协 和 河 北 法
制报社为主办单位，1984 年 6
月 在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举 行

的 。 这 样 子 的 机 制 可 面 对 面
地交流办报经验，并聆听有关
领导的讲话，对办报把舵定向
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当 时 办 报 实 行 编 委 会 集
体审稿，重要社论及头版头条
送审定稿制。

正 式 出 版 时 ，《河 北 法 制
报》发 行 才 4 万 多 份 ，到 1986
年已达到 36 万多份。

我是从河北日报社于 1983
年选调进来的，被任命为河北
法制报社总编辑。我在河北法
制报社工作整 8 年，现在仍怀
念那一段不平凡的历程。

在《河北法制报》创办 40
周 年 之 际 ，我 作 为 一 名 老 报
人，期望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后起
之秀们，将报纸越办越好，使
她成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、爱
不释手的读物。

□ 孙锐

1983 年《河北法制报》初创时期部分人员合影，图中前排
左二为作者。

开栏话

四秩春秋风华正茂，一
路 偕 法 砥 砺 前 行 。 今 年 是

《河 北 法 制 报》创 刊 40 周
年。40 年来，我们与广大读
者 和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密 切 联
系 、精 诚 合 作 ，亲 历 和 见 证
了 中 国 法 治 建 设 的 腾 飞 跨
越、河北法治建设的创新发
展 。 为 总 结 过 去 、擘 画 未
来，进一步营造创刊 40 周年
喜 庆 氛 围 ，我 报 举 办“ 我 与

《河北法制报》的故事”征文
活动。该活动得到了广泛的
支持与响应。纸短情长，大
家在稿件中深情回顾曾经的
犹新记忆，回忆自己与河北
法制报结下的深厚缘分。从
今天起，本报开辟专栏陆续
刊发这些来稿，见证我们共
同成长的经历，一起展望更
加美好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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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小说小小说

时代的催生 法治的使命
——回忆《河北法制报》创刊前后

前不久，我随同“河湖长+检察
长”联络办公室的几位同事，前往
威临渠巡河查访，主要查看河道是
否有排污现象，堤岸有无乱取土、
是否稳固等。沿渠行至尖冢镇徐
屯村西桥畔时，渠边的公示牌上出
现“申街分洪渠”的字样。“申街”在
哪里？同行的几人都说不清。

河水是流动的文化，文化是精
神的血脉。我伫立在河岸边，眺望
着北流的河水，凝望这块公示牌，
脑子里突然跳出个念头，决定以骑
游方式沿河溯行，去寻找河渠上游
的“申街”。

周末清晨，我从县城出发，沿
贴 河 道 西 岸 最 近 的 乡 村 公 路 骑
行。天空蔚蓝浩渺，和暖的阳光透
过白云，洒向一望无垠的田野。车
轮 轻 快 地 飞 转 ，一 个 小 时 二 十 分
后，我连续穿行了 8 个村落，来到
临西县西南边界的摇鞍镇乡林麻
寨村。由此顺河道方向继续南行，
便跨出县域、市域，走进邯郸市馆
陶县魏僧寨镇王草厂村的地界。

接壤的地方，总会有意外的发
现。在王草厂村地界的公路上骑
行了二十分钟左右，我蓦然发现前
方一片田地的边沿处竖着个绿底
白字的宣传牌，不由得加快了骑行
速度。待到跟前，原来是“馆陶县
饮 水 保 护 区 ”的 告 知 牌 ，牌 上“ 七
不准”的文字告知，提醒人们这里
是“公益性保护区”。这里木翠水
碧、鸟鸣两岸，别有一番意境。我

推车缓步前行，路西有处院落，大
门上“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草厂供水
站”的招牌映入眼帘。供水站的站
长姓乔，我与他虽初次谋面竟如故
交 ，一 番 长 谈 后 ，终 于 揭 开 了“ 申
街之谜”。

据 乔 站 长 说 ，“ 申 街 ”就 在 王
草厂村偏东北方向 3 公里处，是相
互比邻的申街东村、申街西村的合
称。“ 我 们 世 代 生 活 的 这 片 土 地 ，
呈南高北低之势。历史上的先民
们既逐水而居，又深受水患之害。
据《汉书·沟洫志》记载，汉元封二
年（公元前 109 年），黄河复决于馆
陶，先民便挖沟排涝……至于申街
分洪渠何时挖掘，无确切记载，但
却有史料载明，分洪是分到下游临
西境内的永济渠，也就是隋唐时期
的大运河。”

“ 隋 唐 时 期 的 大 运 河 ！”自 施
行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公益诉讼机
制后，我在履职中略知了些水文历
史 。 未 曾 想 ，此 番 考 察“ 申 街 ”的
来 源 ，竟 揭 开 了“ 申 街 分 洪 渠 ”隋
唐时期便已有之的厚重历史。它
的开挖时间，即使从唐末算起，也
有 1100 年的历史了！

告别乔站长，我来到“申街”，伫
立在公路横跨河道的桥面上，脚下
碧波荡漾。极目北望，眺望故土。
申街分洪渠，它已这样向北流淌了
千年，历经了世世代代，分流了天灾
的水患，也润泽了沿河的大地。

申 街 东 村 毗 邻 的 河 畔 ，建 有
一处偌大的休闲广场。在这里我
居 然 邂 逅 到 一 位 临 西 的 老 乡 ，姓

鲍，是尖冢镇西尖冢村人，来申街
村 开 饭 店 已 有 三 年 之 久 。 他 说 ：

“起先也想在本村做生意，怎奈前
些 年 村 里 轴 承 加 工 户 多 ，感 觉 环
境有点儿差。现在河渠两岸环境
治 理 好 了 ，公 交 车 站 就 建 在 河 渠
边，我们村里的省级非遗产品‘卫
河空心贡面’产业红红火火，拉动
了村里各业的发展……”是啊，绿
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，生 态 环 境
的保护关涉的是每个人的获得感
和幸福感。

从申街沿路向北回返，晚霞将
分洪渠堤岸上棵棵哨兵一样矗立
的白杨、迎风飘摆的翠柳、低矮的
灌木丛，全部笼罩进红色的氤氲之

中。悠悠千载，只有认知，才有自
觉，只有热爱，才有守护的激情。

几天后，隋唐大运河河段栽植
了“ 永 济 渠 故 道 ”仿 古 式 展 示 牌 ，
图文并茂、庄重典雅，它与不远处
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临清古
县衙遗址”一样，受到了保护。

河水北流望千年。申街分洪
渠从历史深处走来，以今日可见可
游可排洪可浇灌的自然构图，讲述
着 关 于 自 然、人 文、历 史 的 故 事。
我们看似守护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其
实也在守护大家共同的精神世界，
守护着我们共向美好的未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临西县人民检察院）

暮 色 向 晚 ，刚 刚 走 到
小 区 ，闻 到 了 一 丝 熟 悉 的
气 息 ，那 么 细 腻 、那 么 亲
切，深吸一口，眯起眼睛，
慢 慢 回 味 。 抬 头 一 看 ，原
来与小区一墙之隔便是农
户 ，缕 缕 炊 烟 升 腾 在 空
中。悠长的香气，缭绕在
心 田 久 久 不 能 忘 怀 ，仿 佛
让 一 颗 疲 惫 的 心 回 归 故
里，久违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刻
有 故 乡 的 样 子 ，就 像 梁 实
秋的北京、汪曾祺的高邮，
比 起 家 乡 的 样 貌 ，人 们 更
容 易 记 住 的 是 故 乡 的 味
道 。 小 时 候 每 每 放 假 ，我
都喜欢去姥姥家住上一阵
子 ，对 村 子 有 着 一 种 格 外
的 亲 切 和 刻 骨 铭 心 的 记
忆 。 那 时 的 早 晨 ，飘 飞 在
乡 村 上 空 的 淡 蓝 色 炊 烟 ，
像怒放的生命从各家的烟
囱里钻出来，朴素而芳香。

乡村的炊烟是有香味
的，有人家烧玉米秸秆，有
人 家 烧 树 枝 ，有 人 家 烧 的
是煤面儿。农村可以用来
烧 火 的 东 西 很 多 ，每 家 升
起的炊烟味道都散发出不
一样的香味，煮玉米、蒸红
薯 的 清 香 ，炝 锅 的 香 味 氤
氲缠绕其中。我也常常坐
在 灶 台 边 ，帮 着 姥 姥 不 停
地添柴，将灶火烧得很旺，
姥姥则用自家菜园中采摘
的 各 色 蔬 菜 ，为 家 人 烹 煮
一日三餐。草木的清香味
和 食 物 的 香 气 弥 漫 散 开 ，
令人垂涎欲滴。

逢 节 过 年 ，家 家 都 忙
着 各 种 事 情 ，当 然 也 少 不
了 吃 的 。 一 家 人 赶 回 乡
下，团聚一堂，其乐融融。
烟 囱 中 原 本 单 调 的 味 道 ，
也多了几分滋味。在外玩
耍 的 我 们 ，不 时 看 向 自 家

屋 顶 ，多 了 几 分 期 盼 。 看
到 炊 烟 升 起 ，便 慌 忙 跑 回
家 中 ，仿 佛 是 亲 人 在 挥 着
手 臂 呼 喊 我 赶 紧 回 家 吃
饭 。 细 细 的 炊 烟 里 ，总 会
有幸福的味道与温暖。

故乡的炊烟伴我读完
了 小 学 、初 中 和 高 中 。 进
入 大 学 和 参 加 工 作 后 ，我
回 姥 姥 家 的 日 子 越 来 越
少 。 每 次 回 去 都 很 晚 了 ，
暮 色 深 沉 之 时 ，最 迫 切 的
意愿便是能望见那缕熟悉
的 炊 烟 。 恍 惚 觉 得 ，呼 吸
着 沿 路 混 着 浓 浓 的 柴 草
香、饭菜香的炊烟，或是归
心 似 箭 的 急 切 ，或 是 疲 倦
不 堪 的 释 放 ，抑 或 是 萦 绕
心 头 的 温 暖 。 依 稀 看 见 ，
瘦小的姥姥正站在村子的
街 口 ，站 在 暮 色 炊 烟 的 背
景 中 ，远 远 地 望 着 归 家 的
我们。暮色，炊烟，村庄，
姥 姥 ，组 成 了 我 记 忆 中 挥
之不去的画面。

多 年 以 后 ，无 论 经 历
怎 样 的 生 活 ，无 论 有 什 么
困 扰 ，每 当 夜 深 人 静 的 时
候，那些遥远的村庄、清晨
的鸡鸣、黄昏的狗吠，还有
炊 烟 下 的 房 舍 ，常 常 浮 现
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么清晰，
那 么 祥 和 。 每 次 想 起 ，都
能让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
安 稳 ，心 中 有 说 不 出 的 温
暖 。 早 晨 起 来 ，走 出 家 门
的 时 候 ，脚 下 又 充 满 了 力
量。

“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
照 大 地 ，想 问 阵 阵 炊 烟 你
要去哪里……”时光流转，
世事变迁，很多东西，已无
从 拾 捡 ，唯 有 那 缕 故 乡 的
炊 烟 ，它 将 是 一 幅 永 远 不
变 的 绚 丽 画 卷 ，在 我 的 记
忆里永不褪色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望都县人
民法院）

河水北流望千年
□ 马士江

张庭长给农村承包合
同纠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
发 了 判 决 书 ，觉 得 有 必 要
给刘副院长打电话解释一
下。记得原告是刘副院长
的 远 房 亲 戚 ，他 曾 打 电 话
说 能 照 顾 就 照 顾 ，但 要 按
证 据 按 法 律 办 事 ，不 要 为
难。刘副院长话越说得客
气 随 便 ，张 庭 长 越 觉 得 刘
副院长对此很重视。

张庭长一直觉得刘副
院 长 是 个 好 领 导 ，对 自 己
有知遇之恩。当年自己还
是 书 记 员 时 ，刘 副 院 长 就
对自己关照颇多。自己一
路 从 书 记 员 到 助 理 审 判
员，再到审判员，又到副庭
长，直到现在的庭长，多亏
了刘副院长的提携。刘副
院长退休后 ，两个人逢年
过节都打电话互相问候或
探望，关系一直很融洽。

受 理 案 件 后 ，张 庭 长
认 真 审 阅 了 案 卷 ，分 析 了
案 情 ，觉 得 原 告 无 论 从 证
据上还是从法律上都无法
胜 诉 。 为 了 慎 重 ，张 庭 长
与几个资深法官探讨了案
情 ，大 家 意 见 一 致 。 这 下
张 庭 长 拿 准 了 ，依 法 驳 回
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事情
没有给刘副院长“办好”，
从 法 律 上 是 坦 坦 荡 荡 ，可
张庭长隐约觉得对刘副院
长有点“亏欠”。

“你好，刘副院长！我
是 小 张 。 你 说 的 那 个 案
子 ，判 决 驳 回 原 告 诉 讼 请
求，已经发了判决书……”
未 等 张 庭 长 说 完 ，刘 副 院
长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，太
好 了 ！ 谢 谢 你 小 张 ，辛 苦
了 。 咱 们 最 近 聚 聚 ，聊 会
儿天叙叙旧啊。”

担心刘副院长没有听
清，张庭长又耐心地解释：

“老领导，按证据和法律，
原告的诉讼请求实在无法
支 持 ，只 能 驳 回 。 被 告 证
据很充分。我只能按法律
办事。”

“如果我亲戚没理，完
全可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
求。我嘱咐过你按法律按
证 据 办 事 ，不 能 为 难 。 我
亲 戚 已 经 给 我 打 电 话 了 ，

他胜诉了，很高兴。”
张 庭 长 内 心 一 愣 ，好

像记得刘副院长跟自己说
原告是他的亲戚啊。看来
自 己 记 错 了 ，原 来 刘 副 院
长 是 帮 被 告 打 招 呼 ！ 唉 ，
案子太多，年龄不饶人，每
天 忙 得 晕 头 转 向 ，总 是 忘
事记错。

“择日不如撞日，就这
个 周 六 ，就 是 明 天 晚 上 六
点 吧 。 平 民 快 餐 ，不 见 不
散。”电话里听得出刘副院
长很兴奋。

刘 副 院 长 在 兴 头 儿
上 ，张 庭 长 的 内 心 却 纠 结
着 复 杂 着 。 是 不 是 挑 明
了 ，自 己 误 记 成 刘 副 院 长
给 原 告 说 情 呢 ？ 挑 明 了 ，
刘 副 院 长 难 保 不 生 气 ，似
乎 中 了“ 人 走 茶 凉 ”的 意
思 ，显 得 自 己 薄 情 。 不 挑
明，冒领人情，自己不是那
样的人，会脸上发烧，心里
不安，睡不着觉。

周 六 晚 上 ，和 刘 副 院
长 几 杯 酒 下 肚 后 ，张 庭 长
实 话 实 说 ，“ 您 交 代 的 案
子，我记反了当事人，以为
想给原告照顾照顾呢。”哪
知 道 刘 副 院 长 听 了 ，抬 手
向 张 庭 长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，
顺 势 手 腕 儿 一 转 端 起 酒
杯，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，
左手下意识地擦了一把嘴
角，右手“啪”的一声拍了
一下桌子。他稀疏的头发
雪 白 雪 白 的 ，此 时 脸 儿 却
红 得 像 关 公 ，眼 睛 瞪 得 铜
铃一样。

张庭长心里也是一个
颤抖。他偷偷瞅瞅刘副院
长 ，心 里 发 怵 。 可 能 老 人
家觉得自己人走茶凉心里
不高兴了。张庭长坐直了
身 子 ，低 下 头 ，等 着 挨 数
落。

只听刘副院长说：“好
个 实 诚 的 小 子 ！ 办 得 对 ！
老 领 导 打 招 呼 的 案 子 ，你
觉 得 该 判 输 就 判 输 了 ，不
徇 私 情 。 我 打 招 呼 的 事 ，
你记错了，不贪功，不冒领
人 情 。 我 老 刘 没 有 看 错
人 。 太 高 兴 了 ，哈 哈 哈
哈！”

（作者单位：平山县人
民法院）

那一缕缕炊烟
□ 肖茜

人 情
□ 封文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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